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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自然欣喜难抑。华罗庚前往剑桥大学进

修时，还只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员。但

此时，他在数学界的盛名，早已打动联大同

仁，该以什么身份聘任这位在全世界都享有

盛名的数学家呢？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西南联大理学

院院长吴有训在杨武之教授等力挺之下，经

教授聘任委员会一致表决，决定越过讲师和

副教授两级职称，直接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正

教授。这是华罗庚从初中生到中学教员、从

中学教员到选人一向以严著称的清华大学教

员、再从大学教员到大学教授的三级跳，打

破了中国教育界的又一项纪录。这一年，华

罗庚28岁。著名教育家周培源评价道：“这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中还没有第二人。”

刚到昆明时，华罗庚一家与闻一多一

家住在昆明城外二十里地的乡下，吃住都在

一起。小厢房楼上住人，楼下院子则是马

槽和猪圈。对往事，华罗庚这样描述道：

“一九三八年春，学校迁到云南。为躲避日

寇的飞机轰炸，一多先生举家移居在昆明北

郊的陈家营。我们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这

里。一多先生热情地让给我们一间房子，他

们一家则住在连通在一起的另外两间房子

里，两家当中用一块布帘隔开，开始了对于

两家人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他记得，“在陈家营闻先生一家八口

和我们一家六口隔帘而居期间，我俯首搞数

学，他埋头搞‘槃瓠’，先生清贫自甘的作

风和一丝不苟的学风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为此，他曾作诗一首：“挂布分屋共

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以民族利益为先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把科学研

究与祖国建设相结合，华罗庚始终默默地与

艰难的环境苦斗。每天心无旁骛地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是华罗庚在物价飞涨的时代洪

流中，宁愿清贫也不愿研究时间被占去的无

声宣言。白天，他在学校里教授数学课程；

晚上，则在一盏破旧的菜油灯下，伏案进行

数学领域的高端研究。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的偏僻乡

村里，与六畜为伍的斗室中的情况，白昼则

群蝇密集，黄昏则一灯如豆，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中搞出一些东西来……”华罗庚感慨道，

“那时候的昆明可以住的房子并不是没有的，

但是穷教授的全部薪金哪里够付房租呢！电

灯也不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它的功能似乎

是为了‘打麻将’，而不是为了读书，搞科

学研究用的。书籍杂志不必说了，无有！助

手也不必说了，无有！即使有，也早已跑仰

光做买卖去了！”他于 1941 年春节后不久

完成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就是在这

样艰苦的环境、昂扬的斗志中写成的。

华罗庚并非一个埋首象牙塔而不问世

事的人。在联大“五四”纪念晚会上，他

表示：“达尔文认为‘适者生存’，当时

社会上的‘适者’是贪官、污吏、奸商，而

不是学科学的，科学家是不适者，不奋斗便

只有死亡的一条路。那么科学家应该怎样

呢？撤退或投降都是不行的，因为那就要被

剿灭掉！科学工作者是一支孤军，处于极不

利的地位，但是我们若再后退，以后恐怕又

得从头来！我们要把民族的利益放在个人利

益之上，不要让科学的种子拔掉！”

这是振聋发聩的时代之声。这样的时

代骄子，不仅于赵景深而言是孩子学习的模

范，于所有中国人而言，也都是值得效仿的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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